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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抗
戰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大
閱
兵
前
夕
，
受
閱

空
軍
各
機
型
頻
繁
預
演
，
進
出
北
京
的
航
班

多
有
晚
點
，
有
時
甚
至
有
十
個
小
時
。
為
免

受
苦
等
煎
熬
，
筆
者
日
前
由
香
港
返
京
出

差
，
選
擇
從
深
圳
乘
高
鐵
北
上
。

從
深
圳
北
站
發
車
的
車
次
為G

80

，
由
北
京
西
站
南

下
的
為G

79

。
高
鐵
速
度
雖
快
，
但
進
站
安
檢
的
效
率

卻
一
直
為
人
詬
病
，
進
站
檢
查
的
人
流
經
常
是
大
打
蛇

餅
，
幾
位
老
友
前
陣
就
因
此
誤
了
上
車
時
間
，
只
得
等

待
下
一
班
。
有
了
朋
友
提
醒
，
我
提
前
一
個
半
小
時
到

達
深
圳
北
站
，
所
幸
只
排
了
十
幾
分
鐘
。

北
上
的G

80

運
行
十
個
半
小
時
，
全
程
有
十
幾
個

站
，﹁
小
站﹂
有
韶
關
、
衡
陽
西
、
邢
台
、
保
定

等
。
從
北
京
返
深
圳
的G

79

上
午
十
點
發
車
，
晚
上

六
點
半
抵
達
終
點
，
運
行
僅
八
個
半
鐘
，
經
停
石
家

莊
、
鄭
州
東
、
武
漢
、
長
沙
和
廣
州
幾
個
省
會
大

站
。
一
位
操
東
北
口
音
的
乘
客
告
訴
我
，
他
最
喜
歡

坐
這
趟
車
，
比
早
上
八
點
發
車
的
那
列
高
鐵
都
早
到

深
圳
，
朝
發
夕
至
，
啥
事
都
不
耽
誤
。

從
深
圳
到
北
京
，
沿
途
各
站
僅
停
一
兩
分
鐘
，
旅

客
匆
匆
上
落
，
過
去
坐﹁
綠
皮
車﹂
時﹁
煙
民﹂
在

站
台
上
抓
緊
分
秒
時
間﹁
噴
雲
吐
霧﹂
的
情
景
不
見

了
，
站
台
上
小
販
叫
賣
燒
雞
、
豬
蹄
、
麵
包
、
啤
酒

的
聲
音
也
消
失
得
無
影
無
蹤
。
高
鐵
平
均
時
速
三
百

多
公
里
，
效
率
大
提
高
，
但
卻﹁
消
滅﹂
了
人
在
旅
途
的
閒
適

感
。
說
來
真
怪
，
節
省
了
大
量
時
間
，
但
內
心
對
昨
日﹁
綠
皮

車﹂
的
懷
舊
之
情
卻
油
然
而
生
。
火
車
啟
動
那
刻
，
沒
了
熟
悉

的﹁
火
車
已
經
開
動
，
你
我
將
一
路
同
行
…
…﹂
的
歌
聲
，
途

中
也
沒
了
播
放
民
歌
和
流
行
音
樂
。
我
猜
想
，﹁
廣
播
員﹂
的

崗
位
應
是
被
裁
掉
了
，
代
之
以﹁
高
鐵
嚴
禁
吸
煙
，
違
者
將
罰

款
和
刑
事
拘
留﹂
的
冰
冷
提
示
。
當
然
，
車
廂
牆
上
看
不
見

﹁
列
車
時
刻
表﹂
和﹁
旅
客
意
見
簿﹂
了
，
列
車
停
靠
站
台
，

也
不
見
列
車
員
守
在
車
門
口
。
乘
務
員
只
有
身
材
高
挑
、
表
情

冰
冷
的
靚
女
，
男
性
車
長
和
男
列
車
員
已
成
絕
響
。

眼
前
的
一
切
都
是
程
式
化
的
、
冰
冷
的
。
每
節
車
廂
安
裝
有

四
台
閉
路
電
視
，
反
覆
播
放
着
單
調
的﹁
乘
客
需
知﹂
和
社
會

主
義
核
心
價
值
觀
卡
通
宣
傳
片
。
不
知
怎
的
，
我
的
眼
前
總
是

幻
化
出
以
往
乘
坐﹁
綠
皮
車﹂
溫
馨
的
家
一
般
的
感
覺
。
高
鐵

除
了﹁
快﹂
之
外
，
好
像
缺
少
了
許
多
旅
行
所
必
需
的
東
西
。

現
代
社
會
，
人
與
人
的
關
係
愈
來
愈
疏
遠
，
與
身
邊
的
旅
伴
能

夠
聊
上
幾
句
，
已
經
算
一
種﹁
奢
侈
品﹂
了
。
每
個
旅
客
的
伴
侶

幾
乎
都
是
一
部
手
機
，
我
好
奇
地
在
車
廂
走
了
幾
趟
，
竟
未
發
現

一
個
人
是
在
看
書
的
。
時
代
真
的
變
了
。
不
管
我
們
喜
不
喜
歡
，

列
車
員
、
坐
火
車
、
旅
行
、
閱
讀
、
交
談
等
概
念
都
變
了
。

車
到
衡
陽
西
站
時
，
我
的
身
旁
換
了
位
中
年
湖
南
乘
客
。
他
是

建
築
公
司
監
理
，
趕
去
長
沙
公
幹
。
望
着
窗
外
綠
油
油
的
稻
田
和

遠
處
的
山
巒
，
他
告
訴
我
：﹁
南
嶽
衡
山
離
這
裡
僅
幾
十
公
里
，

遊
客
很
多
，
這
裡
緊
鄰
着
毛
澤
東
的
家
鄉
湘
潭
地
區
，
毛
主
席
的

堂
妹
毛
澤
健
就
是
在
這
裡
搞
農
運
時
犧
牲
的
。﹂
毛
澤
東
是
湖
南

人
的
驕
傲
，
中
年
人
的
自
豪
之
情
溢
於
言
表
。
他
話
鋒
一
轉
，
馬

上
又
批
評
起
自
己
的
老
鄉
來
：﹁
這
裡
的
女
人
太
懶
，
每
天
在
村

裡
打
牌
，
觀
念
保
守
，
窮
也
不
會
出
去
打
工
。
這
裡
人
種
糧
食
，

一
家
一
年
也
就
掙
兩
三
萬
元
，
生
活
並
不
富
裕
。﹂

高
鐵
已
改
變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
中
國
高
鐵
正
走
向
世
界
，
成

為﹁
中
國
之
光﹂
。
據
說
，
總
長
八
千
公
里
的
北
京
至
莫
斯
科

的
高
鐵
也
在
規
劃
之
中
。
盼
望
中
國
高
鐵
上
除
了
三
十
五
元
錢

一
碗
的
紅
燒
牛
肉
方
便
麵
，
能
向﹁
綠
皮
車﹂
學
點
什
麼
，
增

加
點
人
性
化
，
增
加
點
旅
行
的
味
道
。

乘深圳至北京高鐵小記

警
方
日
前
高
調
拘
捕
多
名U

ber

司
機
，
此

文
執
筆
之
日
，
律
政
司
還
未
決
定
檢
控
他
們
。

作
為
消
費
者
，
理
應
支
持U

ber

合
法
經
營
；

U
ber

不
僅
比
的
士
收
費
便
宜
兩
至
三
成
，
而
且

車
廂
乾
淨
，
司
機
服
務
態
度
好
得
多
。

的
士
司
機
的
無
理
咒
罵
，
拒
載
和
兜
圈
濫
收
費
，

這
些
悶
氣
，
我
實
在
受
夠
了
。
事
緣
於
本
人
曾
居
住

港
島
司
徒
拔
道
的
東
山
台
，
地
處
偏
僻
，
路
面
狹

窄
，
彎
角
特
別
多
；
一
旦
遇
上
迎
頭
車
，
更
是
險
象

環
生
。
的
士
司
機
大
多
不
願
上
東
山
台
，
於
是
給
黑

臉
口
我
看
，
說
粗
話
給
我
聽
。

當
年
長
期
受
的
士
司
機
的
氣
，
最
激
憤
的
一
次

是
，
我
登
車
講
出
目
的
地
後
，
司
機
停
車
熄
匙
說
：

﹁
我
是
九
龍
車
，
不
識
路
。﹂
他
理
直
氣
壯
地
逐

客
，
我
不
肯
落
車
，
強
調
可
以
教
他
認
路
。
雙
方
僵
持
一
會
，

他
邊
罵
邊
開
車
了
。

司
機
大
佬
罵
說
：﹁
住
得
起
東
山
台
，
應
該
有
錢
買
私
家

車
。
無
錢
的
話
，
應
該
自
己
行
路
，
練
吓
腳
骨
力
啦
。﹂
我
忍

不
住
反
駁
他
：﹁
我
無
錢
，
膝
蓋
又
痛
，
無
力
行
。﹂
他
說
：

﹁
董
建
華
都
係
住
司
徒
拔
道
，
朝
朝
早
行
寶
雲
道
，
他
康
復

啦
。﹂
我
忍
住
忍
住
，
落
車
時
，
一
毫
子
貼
士
也
不
給
，
他
大

聲
罵
：﹁
我
今
日
行
衰
運
。﹂

曾
經
遇
上
一
個
沒
罵
人
的
的
士
司
機
，
但
他
不
停
地
兜
路
。

在
禮
頓
道
登
車
去
東
山
台
，
原
本
可
以
經
皇
后
大
道
東
直
上
司

徒
拔
道
，
但
司
機
轉
入
了
跑
馬
地
電
車
總
站
，
經
過
養
和
醫

院
，
然
後
才
上
皇
后
大
道
東
。
我
沿
途
一
直
質
問
司
機
兜
路
原

因
，
他
一
言
不
發
，
任
由
我
投
訴
。
相
信
他
也
不
怕
我
向
有
關

方
面
投
訴
。
這
種
態
度
，
和
罵
聲
不
絕
的
態
度
一
樣
惡
劣
。

我
還
沒
試
過
香
港
的U

ber

車
，
未
知
其
服
務
質
素
，
朋
友

間
則
極
之
讚
賞
。
在
英
國
，U

ber

和
類
似
白
牌
車
的
服
務
准
予

合
法
經
營
。
尤
其
是
郊
區
和
鄉
間
，
火
車
站
附
近
必
定
設
有
白

牌
車
站
。
我
居
住
倫
敦
北
部
郊
區
，
每
逢
返
香
港
，
都
是
電
召

白
牌
車
來
往
機
場
。
白
牌
車
司
機
服
務
態
度
一
流
，
他
們
大
多

數
屬
退
休
人
士
，
利
用
自
己
的
私
家
車
賺
取
零
用
錢
。

容
許
白
牌
車
存
在
，
是
給
予
消
費
者
多
一
種
選
擇
，
何
樂
不

為
？ 白牌車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以
論
述
企
業
和
國
家
的
競
爭
優
勢
聞
名
的

哈
佛
教
授
米
高
波
特(M

ichael
Porter)

，
為

今
期
︽
財
富
︾
雜
誌
弄
了
首
份﹁
改
變
世
界

的
企
業
排
行
榜
﹂(C

hange
the
W
orld

List)

。
背
後
的
理
念
並
不
石
破
天
驚
：
找
出

五
十
家
奉
行
教
授
近
年
提
倡
之﹁
共
享
價
值﹂

(shared
value)

的﹁
先
進﹂
企
業
，
予
以
表
揚
。

所
謂﹁
共
享
價
值﹂
的
說
法
，
是
指
一
直
以
來
大

家
把﹁
商
業﹂
和﹁
社
會﹂
對
立
起
來
是
不
對
的
，
也

簡
化
了
問
題
；
而
企
業
創
造
的
價
值
，
也
不
應
止
於
為

股
東
帶
來
經
濟
回
報
那
麼
狹
窄
，
而
是
應
為
眾
多
持
份

者
帶
來
可
共
享
的
利
益
，
包
括
通
過
商
業
服
務
或
產

品
，
去
解
決
各
種
社
會
問
題
，
而
這
些
服
務
和
產
品
，

也
應
是
企
業
的
核
心
，
絕
不
是
為
了
行
善
而
偶
爾
為

之
、
勉
為
其
難
的﹁
豬
頭
骨﹂
生
意
。
波
特
相
信
這
能

為
聲
名
狼
藉
的
資
本
主
資
帶
來
新
出
路
，
重
新
變
得
理

直
氣
壯(legitim

acy)

。
用
我
的
講
法
，
就
是
讓
商
界
以
後
不
用
給

公
民
社
會
指
指
點
點
，
說
我
們﹁
逢
商
必
奸﹂
。

其
實
波
特
早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已
提
出﹁
共
享
價
值﹂
的
說

法
，
再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在
︽
哈
佛
商
業
評
論
︾
詳
述
箇
中
理

念
，
並
列
舉
企
業
如
何
創
造﹁
共
享
價
值﹂
的
成
功
例
子
。
文

章
一
出
，
捧
場
者
有
之
，
也
有
論
者
不
以
為
然
，
指
大
師﹁
共

享
價
值﹂
理
論
基
礎
薄
弱
，
而
他
舉
出
的
方
法
，
即
要
求
企
業

不
單
看
短
期
回
報
，
而
要
為
眾
多
持
份
者
謀
取
長
遠
利
益
，
也

不
能
從
此
就
紓
緩﹁
商
業﹂
和﹁
社
會﹂
的
緊
張
關
係
，
更
談

不
上
重
新
界
定
資
本
主
義
、
開
闢
新
出
路
如
此
宏
大
。
這
類
反

駁
觀
點
見
諸
︽
經
濟
學
人
︾
和
︽
商
業
倫
理
刊
物
評
論
︾

(Business
Ethics

JournalR
eview

)

等
。
對
部
分
美
式
管
理

學
說
素
來
冷
眼
的
︽
經
濟
學
人
︾
，
更
嘲
諷
所
謂﹁
企
業
社
會

責
任﹂(C

SR
)

的﹁
雙
贏﹂
、﹁
做
好
事
就
有
好
經
濟
回
報﹂

之
類
的
頌
歌
式
論
述
，
除
了
公
關
行
業
，
其
他
人
聽
了
都
會
做

個
鬼
臉
。
說
得
好
！

不
過
平
心
而
論
，
波
特
對﹁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不
同
階
段
發

展
的
觀
察
確
有
見
地
，
而
西
方
企
業
面
對
來
勢
洶
洶
的
公
民
社

會
，
加
上
日
不
客
氣
的
各
種
規
管
機
構
衙
門
，﹁
共
享
價
值﹂

這
類
說
法
，
確
提
供
了
條
暫
緩
的
生
路
。
容
後
再
續
。

逢商必奸？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末
，
一
位
在
縣
級
銀
行
工
作
的
女

職
員
渴
望
調
入
省
級
銀
行
工
作
，
委
託
一
個
在
省
城
辦

企
業
的
老
鄉
代
為
找
人
，
因
久
久
無
功
，
她
很
困
惑
地

問
我
：﹁
是
不
是
還
要
繼
續
加
大
力
度
？﹂
根
據
她
占

得
的
︽
隨
︾
卦
變
︽
革
︾
卦
，
我
說
：﹁
爻
辭
有﹃
係
丈

夫
，
失
小
子
。
隨
有
求
，
得﹄
的
斷
語
，
再
加
上
革
卦
有
變

動
之
意
，
首
先
可
以
斷
定
調
動
必
成
。
但
目
前
選
錯
了
追
隨

的
對
象
。
因
世
爻
動
與
九
五
官
爻
相
合
，
你
本
人
可
以
直
接

找
省
行
一
把
手
達
成
心
願
。﹂
她
愈
發
感
到
一
籌
莫
展
，
怏

怏
離
去
。
不
出
半
年
，
她
又
一
次
找
上
門
來
告
訴
我
兩
件

事
：﹁
第
一
、
感
謝
您
提
醒
我
，
及
時
停
止
了
繼
續
找
那
個

老
鄉
幫
忙
。
第
二
、
今
天
特
來
報
喜
：
我
已
收
到
了
調
入
省

行
的
工
作
調
令
，
是
省
行
一
把
手
直
接
過
問
的
。﹂
她
究
竟

通
過
何
種
渠
道
這
麼
快
就
結
識
了
省
行
一
把
手
，
我
至
今
不

得
而
知
。

隨
卦
探
討
追
隨
的
智
慧
。
卦
辭
說
：﹁
隨
，
元
亨
利
貞
，
無
咎
。﹂

人
人
都
有
發
展
壯
大
的
權
力
和
機
會
，
但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能
成
為
叱
咤

風
雲
的
領
軍
人
物
，
更
多
的
人
都
只
有
投
身
到
領
軍
人
物
的
旗
幟
下
才

能
共
享
事
業
的
輝
煌
。
追
隨
是
弱
者
追
隨
強
者
、
學
生
追
隨
導
師
、
群

眾
追
隨
領
袖
的
過
程
，
是
一
切
弱
小
事
物
成
長
壯
大
的
捷
徑
和
必
由
之

路
。
追
隨
不
是
不
問
青
紅
皂
白
地
搭
乘
強
者
的
快
車
，
而
是
要
善
於
審

時
度
勢
，
選
準
值
得
追
隨
的
對
象
和
值
得
獻
身
的
事
業
，
只
有
正
確
的

追
隨
才
擁
有
光
明
、
亨
通
的
前
途
。
追
隨
不
是
守
株
待
兔
的
空
想
，
更

不
是
一
廂
情
願
的
糾
纏
，
只
有
積
極
主
動
地
讓
自
身
的
條
件
符
合
對
方

的
要
求
，
才
能
獲
准
進
入
共
創
未
來
的
偉
大
征
程
。

初
九
、
官
有
渝
，
貞
吉
，
出
門
交
有
功
。
官
位
突
然
發
生
一
落
千
丈

的
驚
變
，
不
能
以
此
為
恥
而
從
此
閉
門
不
出
，
而
應
該
入
鄉
隨
俗
地
與

當
地
民
眾
情
同
魚
水
，
帶
領
他
們
把
生
存
環
境
改
造
得
生
氣
勃
勃
。
只

要
對
祖
國
和
人
民
無
限
忠
誠
的
初
衷
不
改
，
哪
怕
卑
微
如
一
名
村
官
，

同
樣
也
能
創
造
出
耀
眼
的
功
勳
。
唯
其
如
此
，
才
能
以
平
常
的
心
態
經

受
宦
海
沉
浮
。

六
二
、
係
小
子
，
失
丈
夫
。
美
麗
的
少
女
遇
到
了
一
個
美
麗
的
難

題
：
一
遠
一
近
兩
位
男
士
向
她
同
時
求
愛
。
遠
方
的
男
士
雖
為
意
趣
相

投
的
理
想
佳
配
，
但
卻
相
對
高
遠
而
矜
持
；
近
處
的
男
士
雖
無
過
人
的

才
氣
，
但
卻
對
她
追
求
得
最
熱
烈
、
侍
奉
得
最
精
細
。
陰
柔
的
天
性
使

她
作
出
了
捨
遠
就
近
的
選
擇
，
也
從
此
選
擇
了
她
一
生
揮
之
不
去
的
平

庸
與
波
瀾
，
因
為
一
個
精
於
對
異
性
用
功
的
人
，
未
必
能
承
擔
起
家
庭

和
事
業
的
基
本
責
任
。

六
三
、
係
丈
夫
，
失
小
子
，
隨
有
求
得
，
利
居
貞
。
一
個
剛
剛
掙
脫

不
幸
婚
姻
的
女
人
，
與
一
個
同
樣
婚
姻
不
幸
的
男
人
邂
逅
相
逢
並
且
一

見
傾
心
，
他
倆
同
時
認
出
各
自
歷
盡
風
雨
期
待
已
久
的
偶
像
就
是
對

方
，
應
該
攜
手
接
受
命
運
和
環
境
的
撮
合
與
厚
贈
。
如
果
坐
失
良
緣
，

又
要
站
在
機
遇
的
門
外
久
久
地
排
隊
了
。

九
四
、
隨
有
獲
，
貞
凶
。
有
孚
，
在
道
以
明
，
何
咎
？
一
個
深
孚
眾

望
的
地
方
官
員
，
卻
因
政
聲
大
著
而
面
臨
功
高
震
主
的
危
險
。
但
只
要

他
的
所
作
所
為
全
都
光
明
磊
落
，
都
是
為
了
追
隨
和
執
行
最
高
首
領
的

旨
意
，
都
是
為
了
維
護
一
方
百
姓
的
根
本
利
益
，
也
就
可
以
坦
蕩
無

憂
。九

五
、
孚
於
嘉
，
吉
。
依
靠
萬
眾
一
心
的
誓
死
追
隨
，
領
袖
人
物
發

出
了
大
功
告
成
的
莊
嚴
宣
告
，
這
時
必
須
堅
守
信
用
兌
現
承
諾
，
要
讓

每
一
個
追
隨
者
都
能
共
同
分
享
成
功
的
榮
耀
與
自
豪
。
而
每
一
位
追
隨

者
也
因
此
而
無
不
深
感
慶
幸
，
當
初
如
果
沒
有
選
擇
追
隨
在
英
明
領
袖

的
旗
幟
下
，
平
凡
的
生
命
就
不
會
擁
有
如
此
光
榮
而
盛
大
的
事
業
。

上
六
、
拘
繫
之
，
乃
從
維
之
，
王
用
亨
於
西
山
。
最
高
層
次
的
追

隨
，
是
對
志
向
和
創
業
精
神
的
糾
纏
與
擒
拿
，
要
像
落
水
者
抓
住
浮
到

身
邊
的
最
後
的
渡
船
一
樣
抓
住
它
們
死
死
不
放
。
周
文
王
當
年
也
正
是

使
出
這
樣
的
勁
力
，
緊
緊
追
隨
祖
先
在
岐
山
的
的
創
業
精
神
，
完
成
了

滅
商
興
周
的
偉
大
奠
基
。

隨卦

國
家
主
席
兼
軍
委
主
席
習
近
平
曾
說
過
，
中

國
不
惹
事
也
不
怕
事
。
中
國
奉
行
和
平
發
展
路

線
，
因
為
和
平
符
合
中
國
的
根
本
利
益
。
但

是
，
世
界
總
是
有
小
人
，
中
國
因
此
要
擁
有
強

大
的
武
裝
，
震
懾
小
人
。

九
月
三
日
中
國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
在
天

安
門
舉
行
大
閱
兵
，
正
是
要
在
全
世
界
人
民
眼
前
展

示
今
日
中
國
的
軍
事
實
力
，
軍
事
大
閱
兵
，
就
是
要

展
現
中
國
人
民
和
軍
隊
的
武
裝
力
量
。
據
說
，
參
與

大
閱
兵
的
裝
備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上
是
首
次
亮
相
，
不

少
達
到
世
界
頂
級
水
準
，
顯
示
中
國
軍
事
研
發
的
實

力
和
進
步
。
本
人
曾
經
在
慶
祝
國
慶
大
閱
兵
中
應
邀

出
席
五
次
之
多
，
每
次
觀
賞
心
情
澎
湃
，
愛
國
情
懷

湧
現
。
遺
憾
的
是
，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大
閱

兵
未
能
參
與
觀
禮
。
本
人
憧
憬
閱
兵
中
海
軍
實
力
大

躍
進
，
中
國
在
保
衛
南
海
和
平
力
量
之
強
，
誰
還
敢

在
南
海
挑
戰
生
事
。

七
月
國
務
院
曾
印
發
︽
中
國
製
造2025

︾
，
我
細

心
研
究
，
其
中
包
括
航
空
航
天
裝
備
及
海
洋
工
程
裝

備
。
當
局
尤
為
重
視
，
近
日
國
防
軍
工
股
如
中
航
科

工
及
中
船
防
務
等
在
大
弱
市
中
逞
強
。

﹁
五
窮
六
絕
七
翻
身﹂
，
七
月
不
靈
光
，
仍
是
大

跌
市
。
到
了
八
月
，
中
美
兩
國
股
市
繼
續
下
滑
，
臨

結
算
前
，
中
美
兩
大
鱷
攜
手
大
挾
淡
友
倉
，
好
友
大

勝
淡
友
，
總
算
止
跌
回
升
。
市
場
中
人
笑
言
，
中
國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大
閱
兵
，
是
國
家
一
大
歷
史
盛
事
，
又
豈
容
股

市
大
冧
。
執
筆
之
時
，
全
球
股
市
全
線
上
揚
，
中
國﹁
國
家

隊﹂
雄
風
盡
現
，
中
國
當
局
減
息
降
準
，
多
招
連
發
，
A
股
總

算
穩
住
陣
腳
。
中
美
兩
國
股
市
上
揚
，
也
把
港
股
撐
住
。

市
場
有
人
埋
怨
，
中
國
掀
起
人
民
幣
匯
價
波
動
引
起
股
市
大
風

浪
，
其
實
美
國
更
應
負
責
任
。
美
國
減
息
令
美
股
基
金
掟
貨
，
才

是
元
兇
，
應
負
責
任
。
事
實
上
，
投
資
市
場
有
升
有
跌
，
無
永
遠

上
升
的
市
場
，
反
之
，
也
不
會
永
遠
下
跌
。
投
資
者
應
量
力
而

為
，
政
府
也
不
應
大
舉
干
預
市
場
，
應
以
市
場
規
律
為
主
，
適
度

監
管
為
要
。
持
盈
保
泰
，
是
為
之
要
。

七十周年閱兵展實力 思旋
天地
思 旋

自
從
日
圓
低
見
對
港
元
六
算
多
之
後
，
選
擇
到
日
本
旅
遊

的
朋
友
特
別
多
，
因
為
大
家
都
被
這
個
低
兌
換
價
而
吸
引
，

但
經
過
幾
個
月
來
之
後
，
我
有
以
下
的
看
法
。

其
實
以
前
到
日
本
旅
遊
，
在
東
南
亞
國
家
來
說
，
不
是
太

便
宜
，
因
為
始
終
以
前
兌
換
價
比
較
高
，
衣
、
食
、
住
、
行

的
使
費
也
不
算
便
宜
。
就
好
像
一
些
學
生
哥
計
劃
到
日
本
旅
遊
，

他
們
可
能
辛
辛
苦
苦
儲
起
買
機
票
及
住
宿
的
金
錢
，
便
決
定
去
這

個
地
方
旅
遊
，
但
我
也
想
提
醒
大
家
，
交
通
的
費
用
其
實
比
你
想

像
中
貴
，
就
好
像
到
達
日
本
機
場
之
後
，
乘
搭
火
車
或
旅
遊
巴
到

市
區
，
也
要
動
輒
幾
百
蚊
，
來
回
便
要
五
百
多
圓
，
把
這
個
價
錢

加
入
機
票
及
住
宿
的
費
用
後
，
其
實
也
佔
一
個
相
當
大
的
比
例
，

但
日
圓
貶
值
之
後
，
這
些
問
題
都
隨
着
兌
換
價
而
降
低
。

但
這
些
人
盲
目
地
去
這
個
地
方
旅
遊
，
其
實
你
們
有
沒
有
發

現
，
近
月
因
為
太
多
人
爭
相
到
日
本
旅
遊
，
令
到
當
地
的
酒
店
非

常
緊
張
，
就
因
為
這
個
原
因
，
價
格
方
面
，
據
統
計
比
起
貶
值
前

增
加
了
大
概
三
成
。
又
因
為
之
前
韓
國
出
現
新
型
沙
士
的
緣
故
，

更
加
令
到
原
本
想
去
韓
國
旅
遊
的
旅
客
轉
移
到
日
本
，
就
連
帶
機

票
的
價
錢
也
上
升
了
不
少
，
所
以
結
論
是
，
機
票
及
酒
店
費
用
的

增
加
，
其
實
已
經
抵
銷
了
日
圓
貶
值
的
吸
引
力
。

可
能
我
就
是
一
個
比
較
理
性
的
人
，
往
往
會
對
任
何
事
物
不
期

然
作
出
比
較
，
這
就
是
在
求
學
期
間
所
學
到
的
知
識
，
今
天
在
生

活
上
遇
上
的
事
情
，
其
實
當
中
也
有
很
多
值
得
我
們
去
思
考
的
地

方
，
未
必
需
要
查
根
問
底
，
但
總
好
過
只
把
環
境
所
產
生
的
事
物
沒
有
考
慮

下
完
全
吸
收
，
應
該
有
自
己
的
看
法
及
一
套
屬
於
自
己
的
理
論
，
在
市
場
學

上
，
這
就
是﹁
觀
念
與
價
值﹂
的
比
較
，
所
以
有
些
人
會
說
，
今
天
在
社
會

工
作
，
其
實
也
很
難
會
用
得
上
從
前
在
求
學
階
段
所
學
到
的
知
識
，
但
憑
着

我
這
次
的
看
法
，
可
能
就
是
可
以
把
從
前
的
知
識
運
用
在
生
活
上
。

說
到
這
裡
，
你
可
能
會
說
我
這
人
太
過
現
實
，
話
說
頭
來
，
現
實
一
點
其

實
也
不
差
，
在
仍
未
被
某
些
東
西
衝
昏
頭
腦
之
前
作
出
清
晰
的
分
析
，
總
好

過
到
頭
來
後
悔
及
怨
言
多
多
。

不
過
，
在
這
些
羊
群
心
理
下
，
大
家
一
窩
蜂
去
這
個
地
方
旅
遊
，
雖
然
實

際
上
到
最
後
，
未
必
有
很
大
的
優
惠
，
甚
至
可
能
所
付
出
的
金
錢
比
以
前
更

加
多
。
但
找
一
個
藉
口
給
自
己
到
外
地
旅
遊
，
放
鬆
心
情
散
散
心
，
也
不
失

是
一
個
好
的
選
擇
，
而
且
也
不
需
理
會
我
的
牢
騷
，
請
盡
情
去
享
受
你
的
假

期
吧
。 日圓貶值內有乾坤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大學生畢業之際，媒體又開始討論檔案的問
題。
檔案，是人的影子，也是個體作為「社會人」的

憑證。薄薄的幾頁紙，涵蓋了所有與你相關的重要
信息。平時，檔案靜靜地躺在紙堆裡，人生的關鍵
時期，其中的一行字，就可能決定你的命運。
在極左年代，最可怕的是悄悄塞進檔案的文
件。三十多年前，我哥哥在山西插隊的地方參加
高考，考了全縣第一名。可是沒被錄取，招生辦
的老師告訴我哥哥：「你檔案裡有一份關於你父
親有嚴重問題的文件。看了這個文件的結論，不
僅你父親應當被關監獄，你自己也該被關起來
了。」為準備這次考試，我哥在農村忍飢挨餓，
日日下地歸來油燈下苦讀。只因檔案中的一紙文
件，所有的努力付之東流。眼看那些考試成績遠
不如他，可「根紅苗壯」的年輕人高高興興上了
大學，對他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無奈的是，在
那個年代，政審是每個考生都要過的關。
我家子女上山下鄉之前，父親單位的人事幹部把
一份我父親有「嚴重問題」的文件分別塞進我們兄
妹的檔案。如此，上山下鄉後，所有入團入黨上學
招工的上進之路，全都與我們無關。父親解放前曾
當過地下黨，進城後成為年輕有為的幹部。文革時
被嫉妒者污衊為有嚴重歷史問題，年紀輕輕就斷了

政治前程。後來老家親戚從當地檔案館找到證據，
才還父親以清白。可父親已經從年富力強的幹部，
變成病弱的老人。半生鬱悶，文革後不久就病逝
了。文革後的80年代，單位人事才告訴我，檔案
中關於我父親的文件已被抽出銷毀了，當時我正幹
着車間最骯、最累的活。
當今年輕人完全可以不當回事的檔案，從前卻
能掌握着人的命運。如果不幸你父母有這樣那樣
的「歷史問題」，檔案就會像一把枷鎖，鎖住青
春與希望。單位新領導上任之後，往往要先翻看
一遍下屬的檔案，檔案中有什麼「污點」的員
工，都會被打入另冊。
當然，也有與人為善的人。當年兵團一位頗有想

法的知青幹部，看了我的檔案後，特意找我聊了一
次，說願意幫助我擺脫底層的命運，感動得我不
行。那時我為了擺脫兵團機器人般的生活，正要轉
去插隊，出於謹慎，我還是隱瞞了將離去的打算。
插隊地方的老鄉喜歡大大咧咧、幹活不惜力的

人。插隊時我與農民相處甚好，暗自尋找着「上
進」的機會。可是村支書看了我的檔案後，無奈
地說：「你父親有嚴重歷史問題，支部想發展你
入黨提幹，都是不可能的！」後來支書還是讓我
當了赤腳醫生，因為我比老鄉有文化。
一般人是看不到自己檔案的，更別說從檔案中

動什麼文件了。可在特殊時期，鐵板也能開一絲
縫。兵團時期一個朋友，檔案中不僅有她爺爺、
父親的「問題」，還被裝進了關於她自己「有問
題」的文件，都是在連隊被批判的記錄。這份檔
案跟着她，讓她在東北漂泊的幾年中，處處受歧
視。為了擺脫檔案魔咒，她在病退返城前夕，不
知使出何種手段，收買了人事幹部，竟把自己檔
案中的不利文件清理一空，輕裝回城重新做人。
她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考上北京大學。
還有位朋友，也在調動中運用各種關係搞定人事
幹部，清理了檔案中的不利文件。可惜我沒有她
們的本事。失意困苦中，我總愛把自己深藏起
來，萬事不求人。
從外地調回北京時，我也曾拿到過自己的檔

案。原單位的人事幹部為了省事，讓我在限定時
間內自己拿着檔案去新單位報到。坐在家裡，望
着用蠟密封的厚厚的檔案袋，我沒有勇氣把它拆
開，於是原封不動地交了上去。那裡不僅裝了父
親的「問題」，也裝着幾個單位給我的評語。
改革開放之後，檔案的影響，依然無處不在。
女兒在大學入黨的時候，學校黨組織看了女兒檔
案後，對我女兒說：「你爺爺那輩有點兒問題，
他抗戰時當過美軍的通司，還入過國民黨。」還
好時代在前進，孩子爺爺的所謂「問題」，已經
不算是什麼問題，也影響不了孫輩，女兒順利地
加入了組織。隨着社會的開放，出身被淡化，檔
案對人命運的影響，也愈來愈小了。
檔案的保管分體制內外，只有體制內的國有單

位員工，檔案才由單位保管，無論在什麼單位，

體制外的員工檔案，都由社會人才中心來保管。
社會人才機構的檔案保管也分兩種：有單位委託
打包保管，以及純粹個人存檔。
如果是單位委託的檔案保管，雖然打包在人才
中心存放，可有時員工依然會被牽制。有位在民
企退休的工程師，就因為與老闆關係不好，退休
時檔案和退休金領取存折被老闆扣住篡改，不僅
身份由「幹部」變為「工人」，且社保退休金都
不能領取，最後告到法院才解決此事。
如果是個人存檔，人身則要自由得多。只需自
己繳納存檔費和社會保險金，就有了社會保障
號。如今北京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個人存
檔，工作時來去自由，退休後也有社保。而且，
很多民企招聘根本不看檔案，人家用的只是僱員
的專長，不關心你是什麼出身，什麼信仰，學歷
有多麼漂亮，實踐經驗和專業特長才最重要。
本以為檔案早對我沒什麼影響，可前兩年突然

一天單位人事告訴我，我檔案中高級職稱評定文
件丟失了，會影響到漲工資的額度。體制內的所
謂「職稱」，決定着你的生存質量，比如工資，
房子分配等等，很多人為其耗費半生。聽人事的
「丟失」告知，我覺得可氣又可笑。本應他負責
的事兒，卻來找由我承擔過失。與領導關係不
佳，就會經常有這樣那樣的倒霉事兒找上門兒
來。選擇在體制內謀生，就生而不自由。本想算
了吧，職稱不要了。可一次聚會時說起此事，正
好一位朋友在上級部門任職，她托人找到上級部
門的人事部門補上原始文件，才解決了這事。
但願今生，再也沒有檔案之痛。

檔案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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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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